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收藏着南极、北极和

喜马拉雅山上的化石标本。这些化石标本正

是高登义先后8次赴珠峰、3次赴南极、19次

赴北极，不远千里、万里带回国的。

高登义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名誉主席，

也是我国知名的高山、极地、海洋气象科学

考察专家，更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人。通

过科学考察，他取得了大量可贵的第一手科

学资料和样品，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科学专

著、论文和考察报告。

1966年，高登义参与了珠峰北坡东绒布

冰川考察。当时的气象预报还很不成熟，

“16 个人的手指、脚趾，都有不同程度冻伤。

有人手指被截断了，有人脚趾被切掉了，还

有的人鼻尖没了……”从那以后，高登

义下决心，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

好，不让事故再次发生。在此后近 30

年的科学考察生涯中，高登义多次策划

并组织了高山科学考察，发现了不少新

的大气现象，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

新的研究领域，为山地气象学的发展作

出了宝贵贡献。由于贡献了大量精准

的登山天气预报，他被称为“登山天气

预报的诸葛亮”“西藏气象的眼睛”。

1988年到1989年，高登义乘上“极地”号，

远赴南极建设中山站。1989年1月14日，“极

地”号遭遇冰崩！考察船只陷入坚冰包围圈，

只能停在原地。此时，更坏的消息来了，苏联

站电话通知，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冰崩。在船

队的紧急碰头会上，凭借丰富的气象知识，高

登义坚信冰崩比雪崩更罕见且更不可预报，于

是立下军令状——“预报不准确，后面没有冰

崩”。事实证明，第二次冰崩果然没有发生，

高登义的判断应验了，大家的恐慌有所减

退。浮冰依然封堵去路，直到原地滞留7天

后，“极地”号才脱困，所有人都在心里感慨“捡

回了一条命”…… （科普时报记者 吴琼）

1977 年，画家吴作人赠给我国著名生

物学家、“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一幅《睡

莲金鱼图》。画面中，5 条金鱼穿梭于墨色

荷叶与绽放荷花间，其中一条红色金鱼，

有着特别奇特的单尾鳍。它也有一个特别

的名字——“童鱼”。

1973 年，童第周将鲫鱼卵巢成熟卵细

胞质中提取的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受精卵

内，发育成长的 320 条小鱼里有 106 条出现

了金鱼双尾变成鲫鱼单尾的情况。这种长

着金鱼身体、鲫鱼尾巴的克隆鱼，被人们

称为“童鱼”。“童鱼”的诞生开创了人类按

照需要、进行人工培养新物种的先河，对

今后培育动植物新品种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童鱼”已是童第周晚年取得的

科研成果，而他与“童鱼”的缘分正是由于

他对生命奥秘的终生求索。抗战爆发后，

童第周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回到了战火

纷飞的祖国。在连显微镜都没有的艰苦环

境下，他始终坚持胚胎学研究。从文昌鱼

的系统研究，到 1963 年世界第一群克隆鱼

的诞生，童第周在国际生物学领域烙下中

国印记。他的名字也与中国克隆研究紧紧

连在了一起。

1979 年 3 月 6 日，77 岁的童第周在浙

江杭州发表主题演讲时，突发的心脏病让

他晕倒在讲台上。但 10 分钟后，他坚持完

成了这场报告。面对医生的住院治疗建

议，童第周拒绝了，他要迅速赶回北京，

“已经到了春暖花开、鱼产卵的季节，我要

回去安排工作。”

如今，《睡莲金鱼图》依然静静诉说着

那段科研岁月——以生命为笔，以科研为

墨 ，童 第 周 书 写 了 中 国 生 物 学 的 传 奇

篇章。

（科普时报记者 毕文婷）

建筑面积不过2760多平方米、设计费仅

仅1万元，这样的“小项目”，一期施工图纸却

有95张。

展开北京菊儿胡同一期住宅施工图，这

些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承载的不只是冰冷的建

筑数据，更是40余户“张大民”的改造梦。彼

时的菊儿胡同41号院，堪称老北京“危积漏”

（危房、积水、漏雨）的典型。在83%的建筑密

度挤压下，2/3的家庭无日照，近80人共用一

个水龙头，想要上厕所还得走到百米外的胡

同口。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简直

是41号院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1987 年，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

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良镛在北京市

住房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协助下，将菊儿胡同

作为住宅改建试点，带领团队攻关。

经过反复的实地调研与不计其数的修

改，“类四合院”出现在了吴良镛的设计图纸

上。他将胡同中的老旧平房巧妙加高为2-3

层的楼栋，如同传统四合院一样围合而成，配

合花架、座凳和阁楼，颇有些南方水乡的婉约

韵味。建筑用色则基本沿袭了传统——灰瓦

白墙，偶有稳重的暗红点缀，仿佛在提醒人

们，这是一组皇城根下的建筑群。

1990 年，菊儿胡同一期工程完工，人均

居住面积从原来的5.3平方米扩大到12.4平

方米，3层的楼房容纳了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

的人口。

有人曾认为，菊儿胡同的改造是“杀鸡用

牛刀”。而吴良镛却说：“在高增长的城市建

设浪潮中，既要保护这些作为北京文化古城

的写意象征，为后世留存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的基因，又要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这是我

们作为建筑学人最本质的东西。”

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

协会金质奖，1993 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

奖”。从菊儿胡同的改造出发，吴良镛提出人

居环境科学。他常说：“我是一个建筑师，建

筑师不能只会盖房子，还要让人们在美好的

环境中生活。”这份对人居环境的执着追求，

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些泛黄的施工图收藏于中国科学家

博物馆，图纸上的铅笔痕，就像吴良镛写给

这片土地的情书，字里行间都在诉说着他毕

生的追求——让人们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

地上”。 （科普时报记者 毕文婷）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

子法》），这部守护着民族种业命脉的法律背

后，藏着一段让人眼眶发烫的故事。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陈

列着一份名为《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种子

法〉》的泛黄手稿。透过那些苍劲有力的字

迹，我们仿佛看见当年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科

学家为中国种子事业殚精竭虑、奔走疾呼的

身影。

1978年，年逾古稀的作物育种和细胞遗

传学家戴松恩院士虽已两度心梗发作、四次

肺炎缠身，却仍以惊人的毅力三度执笔撰文

推动《种子法》立法。

在 1978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术讨

论会暨中国农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上，他首次公开建议对我国种子工作进行规

范化管理，希望相关部门迅速制定种子法，

这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同时，他撰

写了《建议农林部迅速制定〈种子法〉》的文

章，建议农林部种子局迅速组织力量，根据

我国具体情况，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讨论稿）》，报请国

务院批准执行。

面对中国种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戴松恩

以科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为《种子

法》的制定奔走呼吁。此后，他又撰写了《关

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1978 年9月

25日，戴松恩的建议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采

纳，作为当期封面文章刊登在《科技工作者

建议》上，并报送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审

阅。同年 11 月，为尽快推动《种子法》的制

定，改善当时我国种子管理情况，戴松恩修

订了《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于

1979 年2 月刊发于《人民日报》，引起相关部

门的重视。

1981 年 12 月，在戴松恩等专家推动下，

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成立；1989年国

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

2000 年 7 月 8 日《种子法》立法通过，同年 12

月 1 日实施并历经三次修订，成为我国种业

发展、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的法治基石。

（科普时报记者 史诗）


